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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临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当前我国资源和环境约束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发展循环经济，继续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微观的生产方式、中观的产业结构及宏观的体制政策三个层面寻求创新，走符合循环经济范式要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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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五”中期开始，我国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稳步驶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然而，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也日益突出：经济效益不高，增长方式粗放、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与全社会的资源供给不足并存，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当前，我们仍面临着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将不堪重负。为此，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要求，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贯穿到经济发展的每个环节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循环经济既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也对未来的工业化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实现循环经济，继续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进行工业化路径创新。因为，在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下，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之间成正相关。也就是说，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我国在今后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逐步突破“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1]”，探索一条符合“循环经济范式”要求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的互动共进、良性循环。本文试对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中所涉及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见解，寄希望于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有所助益。

一、循环经济与新型工业化
（一）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加速，面对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的严峻形势，人们开始重新检讨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并寻求和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缓解资源约束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主题。
什么是循环经济呢？“宇宙飞船理论”的提出者——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认为：“人类合理的发展模式应是对自然物质进行循环利用，使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得到合理和长久的利用[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生产排泄物的利用”的相关论述也包含了循环经济的思想——“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3]”。这些思想构成了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理论的较早雏形。

循环经济的现代定义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4]。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采用全过程处理模式,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目的,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 追求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5]。

从其定义可以看出，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一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6]，这对处于工业化进程加速阶段的中国来讲，意义更为重大。一方面，我国的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量都严重不足：在资源总量方面,我国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在人均资源量方面,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森林资源是1/5,人均能源占有量是1/7,其中人均石油占有量是1/10[7]。另一方面，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之大。例如，2003年我国的GDP约占世界的4%,但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石油为7.4%、原煤31%、钢铁27%、氧化铝25%、水泥40%[5]-2。尤其是最近几年，汽车、钢铁、机械、煤炭、电力等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其产业链条的过度延伸，使资源需求呈现为一种全面性、爆炸式增长，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局面。此外，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向发展中国家采购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至国外的战略。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也接受了发达国家对一些非环保产业的转移。这种国际范围的产业转移在改善我国经济状况的同时，却为生态环境保护蒙上一层阴影。

基于上述分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增强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新型工业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由之路

经济发展理论和众多国家的发展实践都表明，工业化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认为“工业化是一个动态的和发展的过程，首先表现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主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8]”。我们认为这个定义最能体现工业化的本质，不仅工业化本身是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而且工业化的实现形式（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也是动态的、发展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和评价体系应有所差异。

一般而言，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仅从资本和劳动资源约束的角度探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例如，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还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都对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二要素的循环作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对于自然资源要素循环的研究却十分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自然资源不可再生和不可再造性的足够认识。因此，早期的工业化必然是那种依靠资源的高投入来换取国民财富高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即传统工业化战略。

然而，进入工业化发展中期阶段后，伴随着信息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传统工业技术是在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经济指导思想下开发出来的技术[4]-210。因此，传统的工业化过程往往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对于人口众多而人均资源占有量不高的中国来说，这种工业化道路不仅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而且破坏生态和环境，会直接妨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用于环保治理的费用年均递增12.7%,德国年均增幅更是高达25%[9]。这种遵循“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所付出成本是巨大的。第二，传统工业化理论中的“发达国家就是工业国家”的基本规律已经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事实相违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正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多数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如果发展中国家仍然沿袭传统的工业化理论，单纯地推行高投入、高能耗的传统工业化而忽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就会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所以，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应该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结合，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第三，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处于工业化进程的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高新技术革命和信息化的影响。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想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的工业化浪潮，必须改变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而不能延续过去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老路。

表-1：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比较：

	传统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

	遵循“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
	遵循“循环经济范式”

	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
	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

	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的单向流动
	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流动


从上述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选择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发展循环经济为解决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途径；另一方面，循环经济更为今后的工业化战略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大力推进发展循环经济，进而走上一条紧跟时代步伐、符合“循环经济范式”要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循环经济范式下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趋向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做出了简洁的表述：“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0]”。可以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是我国工业化路径的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更是经济发展观和现代化模式的创新。从定义上看，它与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相辅相成的。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现状，我们认为“循环经济范式”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是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以高新技术和“绿色技术”为支撑，遵循“循环经济范式”要求，坚持信息化和工业化并举的一条集约型、开放式道路，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是依靠科学技术推动的，必须把科技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融入工业化进程。20世纪中期以后，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和海洋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突飞猛进，使世界生产力的水平发生了革命性的提升，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工业化进程、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的主要手段。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以高投入换取高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限。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尽快摒弃这种模式，依靠科学技术，使经济增长在质量、层次、效率和环境保护方面有显著的提高, 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让科学技术融入到金融税收、信息服务、物流等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走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和科技强国之路，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不仅是突破资源供给瓶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更是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体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是其区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最主要特征。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传统工业化模式在一段时期内,尽管依靠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可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长此以往是难以为继的。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长速度令世人震惊，但其发展的代价也很大。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可以说，当代人类面临的所有矛盾和问题在中国都有所表现：人口数量大，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等。要克服上述困难，我们在今后的工业化道路中必须吸取传统工业化过程中耗竭资源与破坏环境的教训，充分考虑到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能够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工业化是一个通用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因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的差别可以选择不同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基本国情，注重自身比较优势的发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选择过程中，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例如：我国数量庞大的人口既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沉重负担，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多得的人力资源。我们应该积极开发和利用这种“活资源”的创造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要加大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把我国人力资源的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而对于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下岗、失业问题，必须在现实工作中予以妥善解决。

（四）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新型工业化的精髓在于信息化贯穿于整个工业化全过程和每一环节。“工业化是信息化的源泉和基础，它为信息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资金支持及市场需求，离开了工业化信息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1]”。当工业化处于低水平时,信息化的超前投资就会形成“网络泡沫”,具体的信息服务业反而蒙受巨额的损失。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派生物和延伸，它的发展反过来也能助推工业化。一方面，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潜力是迅速的、巨大的；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对于传统产业有着强大的渗透力。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重组业务流程，整合内部资源，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更可以使传统产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因此,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五）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工业化，尤其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技术和经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的新格局下,各国之间的依存度不断增强，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真正独立地实现循环经济的，其工业化进程必须与世界工业化发展接轨。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它们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都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经验，如德国和日本都比较明确地在国家层次上直接进行了循环经济和循环型社会立法，重点首先放在了废弃物资源回收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方面，而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则主要通过价格机制得到解决[12]；在技术层面上，美国杜邦化学公司的“3R制造法”、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模式等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借鉴，借以推进我国的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政策建议

应当说，新型工业化之“新”体现在多个方面，它不仅要实现传统工业化的目标，而且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标准。另外，新型工业化中的“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恰恰是“循环经济范式”的内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充分借鉴国内、国外工业化的具体经验，并结合我国的自然、经济、科技、社会和人口等现实条件做出的战略选择，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的必由之路。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其实践意义远大于理论意义。它可以从三个层面把握：即推广“清洁生产”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和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支撑体系。

（一）积极推广清洁生产模式，发展循环型企业

推广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型企业是世界各国在微观层次上推行循环经济的基本策略。清洁生产的概念是西方国家在总结工业污染治理经验后提出来的，它“通过对产品设计、原料选择、工艺改革、技术管理、生产过程内部循环等环节的科学化和合理化，最大地减少污染 [13]” 。清洁生产将污染预防战略持续地应用于企业生产的全过程，通过不断改善管理和技术升级，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以降低产品运动周期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可以看出，清洁生产不仅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的升级，更符合“循环经济范式”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生态效益的统一。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清洁生产模式在我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普及和推广。2002年6月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清洁生产的内容和要求做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它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运用法律来推动和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
循环型企业是在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应用于企业生产，依靠现代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的开发应用，在企业范围内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减少生产过程污染排放。可以说，清洁生产模式是发展循环型企业的基础，而循环型企业为推广清洁生产、减少资源消耗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我们在微观层次运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企业运行，并按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要求，不断改进工艺设计，尽可能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改善和加强生产管理、在企业或企业集团范围内循环利用资源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二）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当前的经济走势来看，钢铁、石化等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仍在扩大，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产业结构重型化趋势明显增强。然而，过重的产业结构和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引发对资源和能源的极大需求，前一阶段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能源和原材料短缺、交通运输能力紧张、环境保护压力加大等矛盾也就不难理解。为了保持经济继续平稳、快速、健康地发展，我们必须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实施重化工业轻型化，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开展科技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前提和保障。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首要环节在于加快技术创新步伐，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和绿色技术产业,为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提供技术保障。今后应加大科研投入，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重点开发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零排放”技术、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再制造技术等,不断提高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尽快使资源消耗从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化,使污染排放量从正增长向负增长转化。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要求。优化产业结构要求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绿色技术产业，同时要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要积极推进重化工业向轻型化过渡，依靠高新技术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解决资源供给结构、产品供给结构、商品消费结构不一致的深层次矛盾；促进重工业的投入、生产以及产出等环节中加大信息、知识和科技这些“软”要素和“轻型”要素的比重，使重工业中“轻型”成分增加，实现产业结构轻型化[14]。在循环经济范式下，投入要素和生产过程的轻型化，是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必然结果，是重化工业得以继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重化工业能够发挥其基础作用的先决条件。这一过程中，技术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只有技术进步达到客观上能够改造、改进生产模式的程度，才能实现上述基本目标。

（三）加快体制创新，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支撑体系
“生产不单纯是技术过程，它也涉及社会关系，特别是关于财产要求权的法律规定和公认惯例。……控制生产资料所固有的社会关系不只影响满足生产技术要求的方式，而且影响到生产多少产品以及生产果实如何分配的问题 [15]” 。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发展思路，都必须要求有相应的经济、法律等相关制度的配套与保证。
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我们认为，资源滥用和环境污染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缺乏合理的资源定价机制和环境价格体系。受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我国的资源价格未能正确地反映其市场供求关系，石油、煤炭等基础能源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脱轨。过低的资源使用成本必然导致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和随意浪费。另外，由于缺乏环境产权意识和环境价格体系，环境价值得不到相对的市场体现，“环境滥用”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完善资源定价机制、明晰环境产权也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任务。
另外，运用适当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法律等手段来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产业政策上，国家应加大力发展高新和绿色技术产业，并积极利用适宜技术来改造传统的产业，使之逐渐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转变。同时，要坚决限制一部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过度扩张，对那些有违于资源综合利用的落后工艺和设备要严格限制使用，限期淘汰。例如，国家可以有针对性地开设行业性税种，主要适用于大量使用特殊稀缺、有大量污染排放的企业，通过征税促使其寻找替代资源或者减少资源的消耗，而对从事垃圾和各种污染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最后，我们还要运用立法手段将各种成熟的政策上升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稳定的法律形式，使循环经济的发展日渐走上有法可依的法治化轨道。
总之，以循环经济的观点来看，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和立法工作，支持建立循环经济信息系统和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循环经济的技术、管理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企业应把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纳入企业总体的创新、开发和经营战略中，积极开展技术创新，自觉地在生产经营和各个环节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管理措施，自觉地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各行业协会和节能技术服务中心也要积极发挥作用，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引导有利于循环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这是我国各项事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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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New Approach to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aradigm of Recycling Economy

JI Yu-shan, CHANG Zhong-cheng Dai Shuan-ping

(Center for China Public Sector Economy Research in Jil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Economics,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Facing the historical task of re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to develop recycling economy is the necessary way for us to resolve the resource constraint and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develop recycling economy, it is impracticable to adopt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industrialization. We must accelerate the innov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ystem polic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en imple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yhow,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the new approach according with the recycling economy paradigm to realize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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